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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张亦盈

当 60 后的陈年福埋头 20 余载，一
个字一个字“画”出《甲骨文词典》时，他
很欣慰，这门“冷门绝学”正以另一种方
式火起来——他的学生、95 后的李莹，
用短视频将 3000 多年前的文字讲给了
上百万人听。

不久前，陈年福历时20余年编纂的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成果《甲骨文词典》正
式发布，这是国内首部全面系统收录甲
骨文语词的专科词典。

如果说陈年福是甲骨文的“翻译
官”，李莹则是将它们“说给更多人听”。
2023 年起，她通过短视频平台，科普甲
骨文及汉字演变知识。在抖音上，她名
为“李右溪”的账号粉丝量达 127 万，累
计获赞1200余万次。

从书房到屏幕，从考释到科普，在两
代人的接力下，甲骨文正悄然“活”起来。

搭建甲骨文数据库
陈年福有些“社恐”，他习惯性双手握

拳放在腿上，背部微微屈起，采访时，他的
神情有些局促。但一说起甲骨文，他像是
变了个人，能滔滔不绝地讲述一个字的

“前世今生”，眼神中闪着自信的光。
交谈中，他没有大谈学术价值，而是

向我描述了一个画面感极强的场景——
3000多年前的殷墟河边，几名工匠

正挥动木槌，将木桩砸入泥土，发出“嘭
嘭”“咚咚”的声响。不远处，一位刚完成
占卜的贞人（商代神职人员），捡起一片
甲骨，信手刻下四个字。那是对眼前劳
动场景的“速写”：一只手握着木桩在砸，
木屑飞扬，旁边标注着两种声音——一
个低沉，一个高亢。

这是迄今为止，甲骨文中发现的极
少数的“随手记”，就像我们今天的朋友
圈，有感而发。

为了读懂这行“朋友圈”，陈年福耗
时多年，在一次次的自我推翻中，最终确
认 这 四 个 字 形 是“ 朾（chéng）樁

（zhuāng）鼘（yuān）彭（péng）”，其
中“朾樁”是敲击木桩的意思，“鼘彭”是
打桩的拟声词。这个发现，就被记载在

《甲骨文词典》中。
陈年福投入毕生精力研究的甲骨

文，是迄今为止中国发现的年代最早的
成熟文字系统，主要刻写在龟甲和兽骨
上，距今已有 3000 多年历史。目前，已
发现的甲骨约有 16 万片，单字数量约
4000 个，其中被成功考释的不到一半。
汉字从甲骨文至今，是世界上唯一没有

中断过的文字，“每一个字，都非常重
要。”陈年福说。

这些刻辞记录了商代王室占卜、祭
祀、战争、农耕等方面，是研究中华文明
起源最直接的第一手资料。正因如此，
甲骨文被称为“冷门绝学”——研究它的
人极少，意义却非凡。

1998 年，陈年福刚调入浙江师范大
学不久，接触到一款古籍全文检索数据
库“国学宝典”。看着电脑屏幕上输入一
个字就能检索出所有古籍用例的神奇功
能，他冒出一个念头：甲骨文，能不能也
做成数据库？

彼时，甲骨文研究还停留在手抄
时代。

甲骨文入门需“啃”郭沫若的《卜辞
通纂》，都是手写竖排繁体。甲骨文字体
复杂，电脑根本无法直接输入。要建数
据库，得一个字一个字地造字体。

这一造，就是二十多年。
从 1998 年到 2021 年，陈年福几乎

是一个人完成了甲骨文全文数据库的搭
建。十卷本《殷墟甲骨文辞类编》的每一
片甲骨、每一条卜辞，他都逐一录入、校
对、造字。10 本书，1920 万字，每一个
甲骨字形都是他在电脑里“画”出来的。

此前，他还编撰了《甲骨文字新编》
和《实用甲骨文字典》，直到今年初首发
的《甲骨文词典》。

这些年，陈年福的生活轨迹极其简
单，就是课堂、书房两点一线。“我们老师
的生活都差不多。”他说，除了上课，其他
时间就是搞研究。

藏在字形中的浪漫
甲骨文的独特魅力，不仅让60后的

陈年福着迷，也吸引着95后的李莹。
最初将甲骨文作为研究方向时，李

莹还有些懵懂，只是单纯出于对古文字
的热爱。

现实给她浇了盆冷水。研一入门，
陈年福将《卜辞通纂》交给她，让她学习
入门知识。“最开始的时候，每天都泡在

图书馆里读这本书，看一页要花一个下
午。”李莹说。那时候，看着身边的同学
纷纷有了研究课题，而自己却要从零开
始，她有些后悔选了这个专业。

但甲骨文有一种魔力，它会让人慢
慢着迷。

她渐渐沉醉在那些藏在字形中的浪

漫。她最喜欢“暮”字。甲骨文中，最常
见的写法为四边是小草，中间一个太阳，
表示“太阳从草丛间落下”，画面感十
足。后来，她发现还有几种异体：太阳从
树林间落下、从禾苗间落下⋯⋯甚至有
一个字形，太阳从树林间落下，旁边还有
几只鸟。“你会一下子想到那个画面，太
阳下山了，万鸟归林。”李莹说，3000 多
年前的一个黄昏，就凝结在一个字里，太
浪漫了。

研究生毕业后，李莹并未从事与甲
骨文相关的工作。她辗转换了几份工
作，却始终觉得找不到工作的意义。
2023 年 2 月，她在抖音发布了一条视
频，讲述自己作为甲骨文研究生的经历，
也科普了一些学科的基础知识。没想
到，这段视频的播放量超百万次。这让
她决心专职从事甲骨文科普，希望能推
动传统文化“破圈”。

做短视频科普，意味着要将学术语
言“转译”成大众喜闻乐见的话语。李莹
琢磨如何把知识讲得有趣，吸引年轻一
代。有一期视频，她以“闲”字解读古人
的造字智慧——繁体“閒”由门与月组
成，寓意透过门缝望见月色。想象古人
结束一天的忙碌，在门内悠闲地抬头赏
月的时候是什么样的心情？这个充满画
面感的知识点，一下子勾起了大家的
兴趣。

她会结合热门影视剧纠错，比如指
出电影《封神》中占卜场景的漏洞；也会
关联当下话题，解释“为什么商朝没有大
年三十”“为什么商朝有 13 个月”；还会
分享简单的数字卦占卜方法。

李莹深入浅出、娓娓道来的科普视
频，带动起一股甲骨文风潮，逐渐积累了
一批粉丝。后台有家长反馈，孩子因为
她的视频，爱上了甲骨文和汉语言。她

想，这也正是自己科普甲骨文的意义所
在，“甲骨文其实是一把打开中国文化大
门的钥匙，因为讲甲骨文就绕不开讲中
国文化，这也是对孩子们文化精神的滋
养。”

不断“动态对错”的过程
其实早在多年前，陈年福就觉得，甲

骨文这么有意思的东西，不该只藏在象
牙塔里。他尝试让李莹做公众号，还想
用动画的形式科普甲骨文。

从那时起，整整一年，李莹的每篇稿
子都先发给陈年福审。他会圈出可能有
问题的表述，提醒她“这样解读可能不
对”“学界还有另一种观点”。有时候两
人意见不同，李莹会将各方观点都呈现
出来。

事实上，甲骨文研究本就是一个“动
态对错”的过程。学界有个著名的案例：
1904年，晚清朴学大师孙诒让仅用两个
月时间，写出了甲骨学史上的第一部研
究专著《契文举例》。然而，罗振玉和王
国维对《契文举例》的评价却非常严苛。
罗振玉认为《契文举例》“得者十一，而失
者十九”（对的仅占十分之一），王国维更
直言此书“谬误居十之八九”，认为其“实
不可取”。而进入 21 世纪，以清华大学
黄德宽教授等为代表的现代学者，对《契
文举例》进行了逐字逐句的重新检核和
疏证，得出了不同的结论：在孙诒让考释
的 338 个单字中，正确的有 117 个，占
34.6%。

这是一众学者考释甲骨文的日常。
很多时候，陈年福会推翻自己。“每天都
可能有变化。”他指着《甲骨文词典》上字
表说，“这个表，我是一遍一遍过，十年
了，还在变。”

2024年，陈年福的《甲骨文词典》电
子版初稿完成，第一时间发给了李莹。
后来修订，又更新版本，他把自己手头其
他电子资料也一并给了学生——这个严
厉了一辈子的老学者，在用最实在的方
式，支持学生把火炬接下去。

如今，甲骨文确实“热”了一些。报
考古文字专业的学生多了，小学也开始
开设相关课程。清华大学教授黄天树
甚至跟李莹感慨：“现在报考的人太多
了。”

李莹也在尝试新方向——做甲骨文
动画 IP。她希望用更视觉化的方式，让
那些不认识字的小朋友，也能一眼看懂。

那些刻在龟甲兽骨上的文字，在一
代又一代的接力中，正缓缓走进人间烟
火中。

从考释到科普，从建词典到拍视频，这对师徒接力甲骨文研究——

让“冷门绝学”成为热门风潮

“朾樁鼘彭”的甲骨文字形。 本文图片均由受访者供图

■ 本报记者 金春华 韩婕
通讯员 吴勇霞

70 岁的张一成早已经不是过儿
童节的年纪了，但他笔下的童话世界一
片葱茏鲜活。

这位来自丽水莲都区的儿童文学作
家，曾长期扎根基层经济管理岗位，直到
52 岁才开始用业余时间写作。一路走
来，他已出版了十余部个人作品集，三度
摘得中国寓言文学最高奖“金骆驼奖”。
他的长篇童话《马虎小酷流浪记》，眼下
正在泰国知名华文媒体《中华日报》连
载。该作品近日还入选了中国作家协会

“2026年中国文学海外读者俱乐部国际
传播项目”，成为浙江三部入选作品
之一。

近日，记者专访张一成，探寻他闯入
童话王国的奇妙旅程。眼前这位“童话
爷爷”，面容清瘦、语调安静，但内心藏着
一座热闹非凡的童话森林。

竹篮打水，问题不在水
记者：您是怎样走上儿童文学创作

这条路的？
张一成：那是 2007 年初，写博客很

流行，我在工作之余也开了一个。一开
始主要写寓言，篇幅短，不占用太多时
间。当时有博友给我写了一些赞赏的评
论。也许是这些“熟悉的陌生人”的肯
定，让我“无可救药”地陷入了写作的“泥

潭”。
寓言写了几年，觉得写不出新东西

了，就转写童话。正好在网上看到一则
征稿启事，有位作家打算编一本《科学童
话》。写科学知识算是我的强项，所以我
想我也可以试试写科学童话，就接了。

记者：这次转型还顺利吗？
张一成：那真是一波三折。一开始

连写了好几篇，都没有得到认可。好不
容易找到怎么写的门道，征稿结束了。
正沮丧着，没想到组稿人换了家出版社，
还说可以“搞大点”。我又埋头写了小半
年，一共录用了 43 篇，写完时脑子像从
烘干机里拿出来的毛巾一样，一点水分
都没有。但心里是美滋滋的，就像一个
小老板碰上大订单。

没想到左等右等，又说不出版了，真
是哭笑不得。打开电脑看见一大堆文档
就烦，真想一删了之。后来冷静下来想
想，竹篮打水，问题不在水呀！我还是自
己想办法吧，写写停停，修修改改，又磨
出了 30 篇，组成了童话故事集《沙丁鱼
巴新》。它是我写的第一本童话故事集，
但按出版时间算是第三本了，前后用了
三年多时间。

记者：很多读者评价您的童话里知
识很丰富，您平时是怎么积累的？

张 一 成 ：这 跟 我 的 阅 读 习 惯 有
关。我特别喜欢看书，尤其是小说和
知识性读物。小时候喜欢上一套《自
然科学小丛书》，最便宜的 9 分钱一本，
我攒了快一年的零花钱买齐了一套。
工作不久，当时的县图书馆在我们单
位边上摆了个借书摊，我隔一两天就
去借一本。后来单位派我去浙江大学
进修两年，我也常泡学校图书馆。我
看书很快，浏览为主，但知识面就打开
了。我还喜欢卡夫卡等作家的作品，
想象力很丰富。

记者：您是怎么学会把知识转化成
故事的？

张一成：这可能也跟我童年经历有
关。那时晚上吃完饭，大人会聚在一起
聊天、讲故事。尤其是我外婆，给我讲了
很多民间故事、神话传说。我听完又会
去给同学添油加醋讲一遍。现在想想，
那是我最早的文学启蒙。

记者：52 岁开始写作，年龄对您的
写作有影响吗？

张一成：我自己总结过，第一是科
技进步，人的平均寿命变长了，50 岁还
是“小青年”，还有精力做自己喜欢的
事；第二是我一直保持着学习的习惯，
活到老学到老，现在还每天上网学新
知识，觉得自己创作能力、知识积累相
比几天前有进步，就很高兴；第三是生
活阅历更丰富，心态也更平和，不用靠
写作养家糊口，可以按自己的兴趣和
标准来写。

我的寓言没有“尾巴”
记者：您觉得怎样才算是好的儿童

文学作品？
张一成：儿童文学的故事性和趣味

性要强，不能像大人说话一样，更不能讲
大道理，要用孩子能接受的比喻等方式
来表达。尽量不用生僻字，但也不能全
是大白话，要有文学性。写作中我会反
复朗读、推敲，确保朗朗上口。

这 里 面 还 要 注 意 分 级 阅 读 的 问

题。不同年龄段的孩子阅读能力和理
解能力不一样，一年级和六年级孩子的
阅读需求完全不同。我也是慢慢摸索
出来的。

记者：那您如何平衡作品的专业性
和趣味性？

张一成：我一般先写故事，吸引读
者，在后面加个链接，介绍相关的专业
知识。这样孩子既能看故事，又能学
知识。

每个知识点我会反复核对，确
保准确无误。我写过一篇《竹子上
学》的童话，讲竹子一开始去“大
树班”和“小草班”上学都被拒绝
了。起因就是发现包括我在内
的不少人误认为竹子是树，但
竹子是禾本科的多年生草本植
物。为了搞清楚禾本科到
底 是 什 么、竹 子 是 怎 么
生长的，我用了一两周
时 间 查 了 很 多 资 料 ，
等完全理解透了，才
动笔写。

记者：读者反馈您书

中角色的名字也都很有意思。
张一成：相比成人文学，角色名字对

儿童文学尤为重要。取名时要站在孩子
的角度考虑，看他们能不能接受、喜不喜
欢。比如《马虎王子与精明公主》里的马
虎王子，他父亲说不要求他做甲等、乙
等，只要能做到丙等就可以了，所以给他
取名叫“波丙丙”。这个名字还得到了教
育专家的认可。

记者：写寓言的经历，对您写童话有
什么帮助？

张一成：寓言更侧重讲道理，童话更
侧重趣味性，对哲理性的要求没那么
高。我一开始写的寓言就偏向故事性，
更接近童话，所以后来转型还算容易。
我小时候经常看《伊索寓言》和《安徒生
童话》，它们给了我童话写作的基础。但
我不喜欢《伊索寓言》总要加一个哲理

“尾巴”。我写的寓言都没有“尾巴”，更
强调故事性。

另外，我现在主要写长篇，因为长篇
的容量更大，能容纳更多的想法和故
事。但我觉得写作应该从短篇起步，先
掌握构思和遣词造句的能力，再写长篇，
不然很容易失败。

儿童文学的未来是多元化
记者：您最近有新作出品吗？
张一成：有一部长篇童话《亮金羽与

森林谣》已经签约，大概年底出版。它讲
的是一只叫“亮亮”的黄鹂，从不懂事的
小鸟成长为森林里的歌者、带领其他动
物和虎王作斗争的故事。这本书我加入
了童谣。一开始只是写故事，写到主角
用歌声对抗虎王的时候，突然想到穿插
一些童谣孩子们可能会更有兴趣，因此
基本上每章都创作了一首。我喜欢每次
写作都有点新东西。

记者：这些童谣是原创的，还是结合
民间童谣再创作？

张一成：都是我自己原创的。我
最早写童谣和儿童诗，是有一年鲁迅
文学奖获得者谭旭东邀请我参与写一
本童谣集。他是上海大学创意写作、
儿童文学专业的博导。我第一次写了
三首给他。他说我写的不是童谣，是
儿童诗，让我重写。童谣一般是五字、
七字的整齐句式，要求更押韵、更上
口；儿童诗可以是长短句，更强调儿童
的 情 绪 表 达 。 我 改 了 后 ，他 用 了 两
首。这是我第一次把童谣和童话结合
起来创作。

记者：文学创作中母题会反复出现，
您又怎么写出新意？

张一成：确实，道理都是一样的，
比如儿童文学就绕不开诚信、勇敢、善
良这些。但时代在进步，表现方式和
故事情节要不断更新。20 世纪 50 年
代的故事放到现在恐怕没什么人看，
必须结合当下的生活写出新的故事，
才能吸引读者。

记者：您接下来有什么写作计划？
张一成：最近有人推荐说 AI 写作，

或者搞短视频。这些我并不排斥，儿童
文学的未来就是多元化，AI 也可以

让创作更加平民化。但我还
没有打算去做。我要把手头

的事情先完成。我最近在写一
部现实题材小说，讲丽水一名

农村孩子跟着父母到城里读
书、生活的故事。这对我来

说也是新的类型，本来打
算写短篇，写着写着有 5
万字，就变长篇了。未
来 只 要 还 能 写 、还 想
写，我会一直写下去。

52岁开始写作，三度摘得中国寓言文学最高奖——

张一成：心里藏着一片“童话森林”

张一成的童话作品《马虎王子与精明公
主》。

张一成的童话故事集《沙丁鱼巴新》。
受访者供图

张一成：儿童文学作家，代表作
有《掉在地上的星星》《沙丁鱼巴
新》《从不马虎的缝叶莺》等。

陈年福在电脑中建立了甲骨文字体库。


